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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尽 月 满 ，打扫
完卫 生 ，猛地 想 起一
个多 月 没 理 发 了 。虽
说是 上 了 年 纪 ，过年
过节 的 兴 劲 早 已 淡 漠
了，但 清 清 头 上 杂 乱
的白 发 ，扫 扫 身 上一
年的 尘 气 ，总 还 是 必
不可 少 的 。于 是 ，便 冒
着刺 骨 的 寒 风 来到 玉
祥门 外 大 庆 路 的一 个
理发 店 。

小小 的 理 发 店

内，排起 长 龙 ，随 着
人群 的 蠕 动 ，一 个半
钟头 熬 了 过 去 ，终 于
轮到 我 了 ！谁 知 高 兴
得有 点过 早 ，一 位 年
轻的 女 理 发 员 朝 我

“喂”了 一 声 ：“让 王
师傅给 你 理 吧 ！”顺 便 叫 走 了 后 边 的
一位 顾 客。“王 师 傅 就 王 师 傅”，无 奈
只得 再 忍耐忍耐！正 在 这 时，从理
发店 的 后 门 踱进 了 一 位 衣 冠 楚 楚 的
中年 人 ，神 气 十 足地 坐 到 了 那 位王
师傅 旁 边 的 小 凳 上 ，然 后 是 一 阵互
相寒 暄。“不 妙”，一 看 这 位 不速
之客 那 副 对顾 客 不 屑 一 顾 的 架 势 ，
我预 感 到 这次 又 该 倒 霉 了 。于是 就
闪出 了 个 争 一 争 的 念 头 。这 个座位
上的 顾 客 一 起 来 ，我就 来 了 个捷足
先登 ，一 下子 坐 了 上去。果 然 ，这
是个 “硬 后 门”。一 见 我那 不知 高
低的 模 样 ，王 师 傅立 即 命 令 道 ：

“下 来 ，叫 那 位 同 志 先 理！”我 争

辩道：“早 己 轮到 我 了 ，他 刚 进
门又 没 有排队，为 什 么 要 我 下
来？”“那 是 我 们 公 司 的 ，我
这个位子 是 给 公 司 设 的 内 部 专
座！”王 师 傅振振 有 辞 地说道 。
我不 由 得 怒 火 中 烧 ，便 气 愤 地质
问：“这是哪里 立下 的 规程 ，理
发店 还要给上 司 设个 内 部 专 座 ，
那你 为 什 么 不 在 椅子 上标 明 ‘只
供内 部 使 用 ，顾 客 莫 坐 ’呢？”
看起 来 ，要把 我拉下 来 大 概是 办
不到 了 ，这 时 ，那 位 “公 司 的
人”发 了 话说：“就 ‘让’他 先 理
吧！”于是 一 场 风 波算是乎息 了 。

出了 理 发 店 的 门 ，冷 风 一
吹，我 的 愤愤 之情渐渐地 变 成 了
沉思 ：这 位王 师 傅 也 已 是 满 头 白
发了 ，当 此 除 夕 之际 ，还 坚 守在
工作 岗 位 上辛 勤 地 劳 动 着 。对 于
他，我 又 能 有 多 少 怨 气 呢 ？他 所 以
这样 做，除 了 有碍 于 面 情 外 ，恐
怕还 有 什 么 难 言 的 苦 衷 吧！但
是，这 “内 部 专座”之说却 使我
颇为 忧 虑 ：一 个 仅 七 、八 位 理 发
页的 理发 店 尚 且要设个 “内 部 专
座”，那 么 ，一 个服 务 公 司 所辖
的几 十 个 理 发 店 该 设 多 少 个这样
的“专 座”？由 此 想 到 ，在 我们 一
些为 群 众 服 务 的 部 门 ，甚 或 掌握
一部 分 权 力 的 机 关 ，又 有 没 有
类似 这 种 “内 部 专座”，以 至 于
更有 甚 者 的 其他 东 西呢 ；而 在 这
个“内 部 专 座”的 荫 庇下 ，又会
滋生 出 多 少 个 类 似 这 位 “公 司 里
的人”那 样 的特殊公 民 ：靠 这 些
把自 己 所 管 辖 的 部 门 或 掌 握 的 权
力变 成 为 个 人和 小 团 体 谋 私 利 的

“特殊公 民 ”去抓服 务 质 量 ，去
抓党 风 ，去 检 查 评 价 下 属 的 工
作，又 有 可 能 得 出 一 个什 么 样 的
结果呢？！

喜看汉中 市容的改观
1983年 9月 ，我们 《陕西工

人报 》以 “没想到 汉 中 市 这 么
脏”为题 ，对 汉中 市 的 卫 生 状
况，尤其是饮食行业的脏乱进行
了批评。最 近 ，记者 又去汉中市
采访 ，发现市容大改观 ，街 区干
净卫生，摊点布局合理 ，铺面焕
然一新 ，饮食业普遍有 了 较为严
密的防护设施 ，给人 以清新 、舒适
的感觉 。这一感观 ，促使我访问
了负责市政建设的副市长陈德林
同志 。陈副市长兴 奋地说 ：你们
报纸批评得好 ，对我们是个很大
的促进，逼着 我们尽快改变了这
座历史名 城的脏乱差现象 。

陈副市长告 诉 我 ，近 几 年
来，随着城乡 改革的迅速发展 ，

周围 几个大工厂 、企 业 的 职 工
纷纷到市区来 ，许多农 民也进城
来做生意 。我们要为他们创造 良
好的生活、居住条件 ，要保证他
们住得舒服 ，玩得痛快 ，吃得可
口随心 ，正确地发挥 城 市 的 功
能。在报纸批评之后 ，市上曾 派
人去潍坊、青岛 、常州等市学 习
取经 。围绕如何建设好城市这个
总题 目 ，市委研究确定了 要抓的
八项事情 。首先抓群众意见尖锐
的突 出 问题 ，治理脏 和乱。他们
发动群众清除了十万吨 垃圾；刷
新了 五十多万平方米铺面 门：修
通了 五十 多处积水滩；全面修葺
文物古
迹；移

土三万多立方，加高了
汉江河堤 ；植树数万株 ，
为将要建设的江滨公园

奠了 基；市区固 定 了 十 四处农
贸市场，做到 了 整齐化一，有
条不紊 。

1985年 ，全省五个城市的
环境卫生评比 ，汉中 市名 列第
一。这个成绩的取得，既有领
导的苦心 ，也有群众的汗水。
居委会和退休老职工在抓市容
中起了很大 的作用 。这些老太
婆、老大爷铁 面无私 ，该奖便
奖，该罚便罚 ，使得那 些大机
关也畏惧三分。一次罚 了火车
站，一回 罚 了地 区 行署机关 ，
使得 “群众治 理”的 声 威 大
振。（本报记者　党 积 智 ）

读者来信
灞桥 镇 人 民 的 心 愿

西安市灞桥镇原有一
座可容纳一千多人的影剧
院，戏曲 电影 可 轮 换 上
演，群众 文化生活丰富多
彩。去年有关部门决定 ，
把这个历史名镇唯一的影
剧院拆掉 ，要盖一座现代
化的影剧院。时间过了一
年多 ，这座影剧院至今还

无踪影。在这一年多 的 时间
里，中断了灞桥镇工人 、农民
群众的文化 生 活。春 节 期
间，群众对文化生活的要求
更加迫切 ，反映强烈。希望
有关部 门 能重视 群 众 的 呼
声，迅速解决灞桥镇人民看
影剧难 的问题 。

西安市灞桥 区　李 闻

请
关
心
单
身
职
工
的
吃
饭
问
题

编辑 同 志 ：
我厂 是西北

最大 的火 电厂 ，
在西北 电 网名 气
不小 ，经济效益
也很显著。但我
厂单 身职工 自 己
开伙 做 饭 者 极
多，原 因 是职工
食堂长期 以 来饭
菜质量极差。炒
菜基本上都是煮
菜，特别是到 了
下午 ，不是剩饭
就是剩菜 。食 堂
雇用 的炊事员 多

是些无烹调 技 术 的 农
民，使我们 经 常 处 于

“早上喝 稀 饭 ，中午 吃
面条 ，晚上喝汤 ”的关
中农村生活 的 老 框 框
里。饭菜不卫生，偶而
还发现苍蝇、头发 等 ，
令人难 以 忍受。虽然生
活副厂长换 了人 ，但食
堂情况依然如故。职工
生活搞 不 好 ，长 期 下
去，如何搞 好工作呢？

秦岭发 电厂　普工

一件发人 深思 的怪 事
星期天去宝鸡市桥南头农贸市 场

买菜 ，在卖豆芽的一家个体户 摊前 ，
见一单 位食堂的采购 员一次买 了20斤
豆芽 ，每斤一角八分 ，共付 了 三元 六
角钱 ，要 求开一张 发 票。可 奇 怪 的
是卖豆芽 的问开多 少 斤？每 斤 开 多
少钱？我好生纳闷 ，没等明 白过来 ，
就听见采购 员 说：“开25斤 吧 ，每
斤二角。”发票开好 ，俩 人 客 气 几
句，那采购 员便骑车 而 去。我 一 算
帐，这采购 员不 就 白捞了 一元 四 角钱
吗？为了 弄清此 中缘 由 ，我便和那卖
豆芽 的拉起家常。起初 ，他还有点戒
心，闲聊几句后 ，便道出 了 原委 。原
来桥南头市场地 处 工 厂、学 校、部
队等 机关 单位的 中心 ，每天来这里买
菜、买 肉 的很 多 ，为了 和大用户 攀上关
系，这些摊贩是有求必应 ，写多 少请
便的 ，反正 ，他们不受半点损失。采
购员 有油水可捞 ，下次就会主动买 他
的东西了 。为了证 实他说的 话的可靠
性，我 又走访了 几家卖豆腐 的 。一个
老汉说：“我们一般不带 笔 ，采购 员
买了豆腐要 发票的话 ，就 自 己写个条
子，我们签个字就行了 。时间一长 ，都

认识了 ，他们在
发票上挣几盒烟
钱，我 们 也 可

以多 卖些
豆腐。”看
来，这些
个体摊贩
已经把有
些采购员
的心理活
动摸 透了。

由此 ，
我联想到 一 些 工 厂、机 关、学校
的集体食 堂，就 餐 的 学 生、职工
埋怨伙食办得 太 差、副 食 太贵 ，
看起来这和买菜乱 开 发 票 很有关
系。如若一个食堂每天 被 侵 吞 三
元五元 ，那它 的伙食 能 不 贵 吗 ？
就餐职工、学生能没有意见吗？希
望各个单位 的领导 ，亲 自 抓一下职
工的生活 ，不但要选派思想好 、觉悟
高的 同 志做采购 员工作 ，加强对他
们的教育 。更重要的是建立健全进
库验货手续 ，做到 物票相符。同 时 ，
对那 些弄虚作假者要予 以 严 肃 处
理；市场管 理 部 门 也要加强对 个 体
摊贩的教育；建立健全市场管理制
度，统一 发 票 ，消除这种歪风邪气滋
生的土壤和 条件 。

宝鸡　汪 洋

“
评
先
”
还
是
“
抢
先
”

编辑同 志 ：
1985年是 中央大抓端正党风的

一年 。我们满以 为这次整党验收后
的第一次年 终 “评 先”活 动 一
定会改变过去那种不讲原则 ，凭
关系、情面办事 的 坏 风 气。谁
知处党委、工会、机关支部等领
导部 门 的 同志 ，得知这次奖品丰
厚，金额可观 ，居然利用 职权 ，
私留 私分名 额 ，攫取了处机关全
部名 额的93%。结果 ，处工会 。
团委人人先 进 ，达100%；党 委
和机关支部除 各有一人 因特殊原
因未 “选上”外 ，亦人人有份 。
一般群众仅选上两人；知识分子
干部 除带“长”字的外 ，竟无一人 。

我处职工思想混乱 ，企业素质
不高 ，材料物资丢失亦很严重。正
在施工的一些 单位对我们的 管理工

作意见很大 。面对这些情况 ，领导和主
管部 门不 急不忙 ，甚至无动于衷。群
众对他们的工作作风早有不 满 ，不知

怎的他们一个个 竟 都 成 了 “先
进”。我们期待这些 同志 的觉醒 ，
希望他们能够按照 整党 时的检查
再对照一番 。

省建二公司一处　36名 职工
编者按：接 到 来 信 ，我们 通过 电
话向 省 建 二 公 司 一 处 的 负 责 同 志
作了 查 询 ，他 们 已 感 到 这次 “评
先”中 有毛 病 ，主要是 忽 略 了 主
搞生 产 的 部 门 、知 识 分子 和 职工
群众。他 们 己 向 公 司 党 委作 了 汇
报，请求 上级协 助 他 们 总 结 经

验教 训 。群 众 的 批评 意 见 虽 然 尖锐 ，
却很 中 肯。我们期 望 他 们通过 这次 总
结，在 作 风 上真正 有 所转 变 ，对生产
来个 大促进 。

应当 追 究 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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千万别 冷 了 工 人 的心

我自 1953年参加工作以来，兢
兢业业为党工作，在祖国的社会主
义建设事业 中 ，献 出 了一个普通工
人的微薄力 量 。不幸的是 ，于1984年
患乳腺癌作了切除手术 ，现在癌细
胞扩散，卧床不起，大医院 不收 ，厂
医院不留 ，只能在家里 设个家庭病
床。这个病床是陕西中 医学院附属
医院开设的 ，因人力 不足未开办输
液业务。这样 ，就只好求救于厂医
院。厂医院一 曰无人 ，二日无人敢
负责任 ，打 吊 针的 问题一直解决不
了。找厂领 导 ，他们推来推去 ，无济
于事 。在我最痛苦的时候 ，遭到 如此
冷落 ，我感到寒心。我知道 ，我在
人世的时间不 多 了 ，这个针对我来
说，打不打已 经无所谓 了 。我只是想
让报纸呼吁一声：千万不要冷 了工
人的心 ！

西北国棉七厂女工　康 瑞 贤

伞
技

王
尊
农

矿工何时才 能 不坐 “闷 罐子 ”车
陕西 工 人报 ：

我们桑 树坪煤矿是一
个拥有九千 多 名职 工的现
代化矿井。几年来 ，不 知是
何原 因 ，韩城到桑树坪的
火车 ，一直是 “闷 罐子 ”
货车 ，条件极差 ，加上在
韩城还要等 几 个 小 时 的
车，到 了桑树坪 已是晚上

八点 多 钟甚至更晚。遇 到
冬天，不少人常常挨冻受
饿。工人们提起乘 “闷 罐
子”，无不 叫 苦连天 ，迫
切希望客车开往桑树坪 。
望贵报代我们呼吁一下 ，
以引起有关部 门 的重视 。

桑树坪矿工会
苏金山

请
用
新
话
簿

编辑同志：
最近 ，笔者发现有一些用

户虽然买 来新 电话簿 ，却 “束
之高阁”，舍 不 得 用 ，仍 翻
看那花卷般的 旧 号 簿 ，殊不知
这里面大有弊端 。

电话号簿一般每两年新版

一次 ，在这 段时间 里 ，不知有多少单
位更换名 称或电话号码 ，不知又添了
多少新用户 。您若继续糊 里糊涂 “将
错就错”，岂不乱点 了 “鸳鸯”，打
错了 电话吗？请用 新 电话簿吧 ，它是
您可信赖的向 导 。　（张 白 ）

改选型 电 话 刘恩德


